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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改革的浪潮 中
征文

“鸡肋”程 （报 告 文 学 ）

黄卫 平

“ 鸡肋 ”
词出 自 三国 时
的曹操 ，道 出
其中 奥 妙的 是
行军主薄 杨
修，并 因 此掉
了脑袋。赵忠
德走 马 上 任就
想到 了这个 典
故，同 时 也参
透了 个 中 三
味，他所要 领
导的 铜川 矿务
局基 本建 设工程处正面 临 着三项鸡肋 工 程 ：

1 、史家河 煤 矿老 矿挖潜工程，1975年 动
工，

2 、金 华 山煤矿扩建工程，1977年动 工；
3 、东坡煤矿改扩建工程，1984年 动 工 。
三个工程全部 竣工可给 铜川 矿 务 局带 来 活

力，年增加原煤 产量120万吨 ，相 当 于新建一座
大型现代化矿井。担任过生产矿长 之职的 赵忠德
当然 明 白 这个道理 ，可到 他担任处长后 的 公元19
86年 ，三 个工程仍未完工 ，其中 两 个工程工期 已
长过八年抗战。以金 华 山煤矿改扩建工程为 例 ，
先后有两 个矿一 个处的三个开拓 队干了 九年 ，啃
掉的 是 肉 ，剩下的 是 骨头。一 承包 ，工程难度就
把工 程量给兜 了 。干 活不 挣钱 ，岂 非 “食 之 无
肉”？“弃之有味”，岂止是有味？赵忠德算 了
一笔帐 ：工程处揽一年活 ，产值就是七百 来万 ，
国家投入重点 工程资金 却 达成千成万 万元 ，一 百
二十万 吨原煤又是五千万 ！

赵忠德面 临的 还不
止这些 ，令 他棘手 的 事
还有：台柱子建井 队调
走了 ，临行搅得 人心 惶
惶，一批工人进 西 安集
体上 访；一 栋新家 属楼
封了 一 年半 ，分 房 比盖
房时 间 还长；干得好 的

和不干 的一样不多拿奖金 ，人们编 了
个歇后语 “工 程处发奖金 ——少 见！”
… …他还没在办公楼处长室入主 ，上
访“名旦”也到 了 ，三 、四十 岁 的 中
年妇女天不怕 地不 怕 ，专 找 处 长 耍

“麻达”。绝！
处事贵熟思 ，果决识 领先 ，四 十

八岁 的赵忠德晓知其道 。借来的 一 部
《 梅花谱 》扔在 了 一 边 ，深谙车 马 炮
术、暇时 挥毫不 能充个大家也可算个
小家 的赵忠德把一 切爱好统统束之高
阁，在 铜川以东 乔子 梁 ——红土镇
——东坡三点一线打开了 游 击 战。他

需要 工地资料更需 要工人金 子般的赤诚 ，他需要
热情需 要 魄力更需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 国 的时
代精神。他理解他的 工人了 ，他更理解现实 了 。
是的 ，现在都很困 难，不 困 难还改什么 革？不都
盯着那一 栋房么 ？他宣布 ，分房我不要 ，新房给
工人给无房户 给知 识分 子 ！（他不缺房？两 男一女
三个小青年 ，
一家五 口 住在
爱人单位三十
来平方 的小屋
里）“盖房的
单位无房住 ，
那是耻辱 ，那
是讽刺 ，那将
是历史 ，工 程
处要掀开新的
一页！”

漂亮 ，这
是就职演说是宣 言 ！当 然仅 仅这些 还不 够。赵忠
德作 出 了 他的 战略决策 ：保 重点 ，啃鸡肋 ！砖瓦
厂亏 损严 重 ，停 办！工人 转 产 ；各 工 区 承 包 重点
工程项 目 ，分灶断奶；工长 负责制 ，石 磙 压 磨
盘，实 打实 ！劳 动组 织嘛 ，孙 武赛 马 的 艺术不 是
个借鉴？《孙子兵法 》眼下吃得开得很 ，日本 、
美国 当 代先进企业家都在 研究运 用 它 管理 企 业
呢！

分房的红榜一 贴 ，工人的心怦怦的。“老赵
是要 给咱 多 挣几沓票子 呢！”工人们 说 。

工人把拼命干叫“玩命”。老赵是玩上了 ，
只有 自 己拼命玩 ，才 能 叫 工人跟着玩 ，在建筑工
地，在井下现场 ，在高高 的搭手架上 ，经常能见
到他的 身影 ，听到 他宏亮 虽然带点沙哑 却 永远是
精神充沛 的嗓音 。

渭北煤城的 三 月 ，还带着 丝丝寒气 ，重点 工
程之一 的金 华山矿皮带总安装开始了 ，赵忠德黑
盔黑甲 ，头顶矿灯 ，在巷道里指挥战役。这是国
内八十年代最先进 的 现代化技术 ，皮带总长1130
米，从地面一直敷设到井下 ，井下采 出 的煤再不
用罐笼提升而是 直接 输 出 地面 ，西北 地区头一
家。赵忠德算算工期 ，半年必 须完成 ，要不影 响

整个鸡肋工程
全局。半年 ？
别人不信。有
先例 吗？同在
铜川 ，有个矿
要安装比 这短
小一半 的 皮带
用了 整 整 一
年！鸭 子上架
全靠逼 ，兵法
云，置死地而
后生，赵忠德
信。他信技术
的先进 ，信工
人的 良知，当
然还信崭新的
承包决策。他
自己住在 了 工
地，拴到 了 井
下。

日历一页
页揭 过 ，皮带
一米 米 延 伸

……1130米长
的皮带在井下安装只 用 了 五个月 就
全部 完工 ，创 出 国 内 一 流安 装水
平。基建 工程处爆 了 个大冷 门 ！赵
忠德得到 的 却 不是这些 ，他训 练了
一支 队伍 一 刀 在石上磨 ！

乔子梁工地也是只真老虎 ，赵
忠德硬是紧 揪天灵 盖不放 ，连 续作
战。乔子梁 工地副 绞机房 施工全在
水里 ：上边天雨 ，下边地水 ，积水
半米多 深 ，人淌在水道里 干活 ，在
铜川 最 宝贵的 在这 里成了 害。工程
技术人 员意见分歧 ，有 说要堵 ，有
说要排。赵忠德 深知 “善战 者 ，求
之于势 ，不责 于人”，打深井浇础
的决定一 作 出 ，赵 忠德就 冒雨去土
建一 工区 调兵；为 了 抢在严寒前 完
成施工保证鸡肋工程重点完成 ，必

须集 中 力 量打歼灭战……
赵忠德素以处事决 断果敢称著于

矿区 ，而到 了 金 华 山矿改扩建工程国

家验收移交投产大 会上 ，他却 象一 个
局外人 ，坐在 与 会者人 丛里 ，不 着一
语。一 切都很 自 然 ，改革 需 要 乔 光
朴、李向 南 那样叱诧 风云 的人物 ，也
需要更多 的默默无 闻 的无 名 英雄。他
回顾着 自 己实行处长 负 责制一 年 以来
的功败 ，他 甚
至想 立 军 令
状，他 又想到

“人置死地 而
后生”的那 句
军事 名 言 ！

（ 题图
晓铖 ）

赵忠 德 （左 ）在 建 筑 工 地　李 玉 汉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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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遮 月 。
大街上 ，小 食 摊 排

成一 串 。油 辣子味 、醋
香味、卤 肉 味儿 ，以及
从人身 上不 时飘来的一
点点香水 味儿 ，混杂着
一齐 向 人袭来。小食摊
上有 个卖 扯面 的 ，好手
艺！随吃 随扯。一 块 精
白面团 ，在 他手里 三扯
两扯 便 成 了 如 丝的 面
条，啪 地扔进滚 沸的大
锅里，即 刻捞上 来 ，浇

一勺漂着油 花 的 肉 沫 ，
香味儿四 溢 。扯面 的 这
位不 时 把面 团在 空 中 抛

个花儿 ，落 下 来接住 ，在案板 上 啪
啪地甩得脆 响 ，口 里 大声 吆喝 着 ：

“ 下一 位 ，几豌？”
一阵 明 快 的 旋律吸引了我，原

来卖面的 身 后放 着一 台 录 音机 ，正
尽情地倾 泻 出 秦腔。摊 前 ，竟 密密
地坐满 了 吃 主和 听众。刚 下 过雨 ，
地面有点湿 ，亮 晶 晶 地映着 街灯 ，
融和 的气氛像个露天剧场 。几个姑
娘边 听戏 ，边啃着用 花手 帕 包 注的
热腾腾 的烤红 薯 。小伙儿 们 坐 在 临

近的泡 漠摊前 ，双膝夹 着 一 只 大 老
碗，两 眼在姑娘 身 上打转 ，脚随 着戏
曲的拍子打 着点儿，手 里 极有 耐性 地
掰着馍 。

“ 什 么戏？”我问 老 人 。
“八 件 衣”。老 人不 屑地 看 了 我

一眼 ，为 我的 孤 陋寡 闻感到 不满 。
一盘带 子放完 了 ，卖面的 主儿 ，

扔下手里 的 面 团 ，用 征 询 的 目 光 看 了
吃主和听众们 一 眼 ，老者 率 先吼 了 一
句：“下河东！”于是那 高 昂 的 唱 腔
在夜 空 中 振 荡 起来 。

《 下 河东 》又招 来了不 少 人 ，骑
车路 过 的 一位 闻 声下 “马”，依 在 后 货
架上 ，点上一枝烟美美 地欣赏起来 。
几个农 民装束 的 壮汉 ，端 着热腾 腾的
扯面 ，嘴里 念叨 着：“陈仁义 ，陈仁
义！”忙不迭 地汤 都要洒 出 来 ，一 屁
股坐在地 上 ，边 吸溜 吸溜 地喝 热 汤 ，
边睁大 眼 睛 ，把全 身 心 都 沉浸到那撩
人的戏 曲 里……

我被 这精 明 的 面 主人感 动 了 ，他
用喷香 的面填饱 了 人们的肚子，用火
一样 的 秦腔 招 来 了 顾客 ，在这文化醇
厚的 热 土 上 ，一碗热
面，一 曲 “乡 音”缩 短 了
人与 人之 间 的 距 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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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办杂货店 （散 文 ）
董安 宏

“ 我要 办 一个杂货
店。”

两年 前 的 一 个 傍
晚，父亲来到 我的 屋 ，
一坐下便开 门 见 山 地说
了这 件事。他 神 情 严
肃、郑重 、充满信 心 。

提起办店 ，解放前
父亲 和几位朋友曾 办过
一个店 ，也是 杂货店 ，
听说生意还 算不 错，只
是赚的 钱尽交 了 “壮丁
费”了 。那个时 代的 人
怎么 样 ，我不得 知道 ，
只是眼下 ，我怀疑父亲
这样的老实 人能不能办

成店 。父 亲 是一 位老党
员，他一生为 人 正直 、
忠厚 ，退休后 一直赋闲
在家。谁想这个老实 人
竟也驾不住改革的 几阵
风儿吹 ，要办 什么店 了
呢。

我没有立 即 回 答父
亲，感到 心 里挺乱。

父亲一直静静地坐
着，一 口 接一 口 吸着 旱
烟。他好 象一切都 已考
虑成 熟 ，唯 等 我 说 一
声：“行！”然 而 ，我
沉默了 很久之后 ，对父
亲说：“让我今夜里认

真想想。”
第二天 ，

我并没有 向
父亲 表 明 我
的态度 ，父
亲也没有追
问我。在送
我的路上 以
至我 登上汽
车，父亲也
没有 提起这
件事。

半个月
之后 ，我收
到父亲 的来
信。信 上
说：杂货店
已开张 。

父亲的 杂货店开张
以后 ，我无时不在担忧
和操 心 ，近 万 元 的 贷
款，一旦赔进去怎 么办 ？

去年国 庆节期 间 ，
我特意去 了 父亲的 杂 货
店，却意 外地发现父亲
的生意 非常红火 。

10月 3日 上午 ，父
亲进货 去 了 县城 ，我替
父亲 照 看 着 杂 货店 。进
来一位老 头 ，我 认 识那
是舅家的 一位 邻居 。老
头说次 日 要 给小儿子办
婚事，买二十斤粉 条 ，
我依数付 了 。谁知到 了
晚上 ，父亲 回来不安地
问我：“你用 的哪一杆

秤？”原来我 用 的 秤是
一把坏了 还 没来得及修
的秤。我说东西 已经卖
出，算 了 。谁 知父亲大
怒，他厉声叱道：“做
买卖 还敢 这 样！”说
完，转身 去复 秤 ，他告
诉我：“差 4两。”末
了，他包 了 4两 粉 条 就
朝外 走。无耐 ，我锁好
店门 ，随着 父亲 身 后 投
入漆黑的 夜色 。

一路上我和父亲默
默地 走着 ，谁 也 不 说
话。途 中 ，我忽然想起
父亲店 内 贴 着的 一个大
红“诚”字 ，顿时如梦
初醒。华山 日 月 岩 （国 画 ） 郭金 洲


